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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微信红包“绑架”的亲情
反驳篇 >>

“讨包族”自称“不求财，
只为验证人气”

与上面故事里三名“求红包”

的主角不一样，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还联系了另一名故事主角陈

梦，她作为“讨包族”的代表接

受了采访。

28 岁的陈梦是长沙一家艺

术培训学校的教师，大家公认

的美女。自从微信推出红包业务

后，她经常在朋友圈里“求红包”，

偶尔遇上一些节假日，她也会向

家族群里的长辈们“求红包”。

1 月 1 日， 元 旦节。 陈 梦 给

家族群里的 7 位长辈发了“求红

包”信息：“感觉新年来了，希望

大家能给在外打拼的我一些祝

福， 图个 开门红。” 没 想 到，7

位长辈都给她发来了红包，最多

的发了 88 元，最少的也发了 5.2

元。

陈 梦把每 位 亲戚的红包截

图，放到了朋友圈里，以示感谢。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还有不少朋

友也因此给她发来祝福红包。这

一天下来，陈梦通过朋友圈“赚”

了近 1000 元。

不过，对于“讨包族”的称

呼，陈梦认为，自己并没有强制

向亲友索要红包，只是确实不劳

而获的高收入让她感到不妥，“有

点绑架友谊和亲情的感觉”。

陈梦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最初是为了验证人气，以后

还是不会这样做了。”

“每个人对于发红包的态度

都不一样。”陈梦说，在她“求

红包”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的经

验，比如有些亲人并不反感发红

包，数额不大，就把发红包当做

一种亲情交流的方式；而有些亲

人间是互相“求红包”，大家有

来有往，增进感情。又比如，有

些亲人是碍于面子发红包，发了

一两次便不再理会；而还有些亲

人觉得索要红包让人深恶痛绝，

为此感到被道德绑架……所以，

在她“求红包”之前，她也会先

做个评判，想想对方是否接受“红

包游戏”。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都

选择给“讨包族”发红包呢？

1 月 6 日，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记者在今日女报头条号上

发布了一项数据调查发现，九

成以上的网友认为，发红包

是为了维系感情，避免不常见

面的亲人在碰面时感到尴尬。

数据显示，截止 1 月11日，

投票的 767 名网友中，有 82%

的网友表示有过被索要微信

红包的经 历。其中，有 10%

的网友表示每次被索要微信

红包时自己必回红包，52% 的

网友选择“看心情决定是否给

对方发微信红包”，只有 20%

的网友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发

红包。

网友“每逢佳节瘦三斤”

分享了自己的尴尬经历——

“不是不舍得钱 ，关键是没

次数 。给其他一个小孩私发

过去，他就晒到我们家亲戚

群里 ，然后其他小孩看到也

跟着要 。不发吧，他们的爸

妈都在群里会开玩笑似的说

我偏心。反正每天都有各种

理由要红包。够够的！”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网

友留言的内容里了解到，“不

方便教育别人家孩子”、“不

想加剧亲戚间矛盾”、“教育

观念不一致”、“被自己家人

阻止劝说”等，都是亲情尴

尬的理由。

■调查

春节期间，“讨包族”队伍最庞大

如果说，日常的小红包只

是餐桌上的一道“前菜”，那

么，即将到来的春节就绝对是

“大餐”。

据微信官方 2016 年 2 月

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除夕

当天共 有 4.2 亿人参与微信

红包，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

80.8 亿，超 2015 年 8 倍。其中，

一名来自陕西的男性用户仅春

节当晚就发出 79193 个红包，

据他回忆，“还没到晚上 12 点

就收到朋友圈里各种‘求红包’

信息”，而没有回家过年的他，

给亲戚家长辈和孩子都发了

“大红包”。

除了微信， 支付 宝 官 方

也曾发布一项统计数据——

2015 年 1 月 24 日，“新年讨喜”

功能上线仅一天时间，就有

7.9 万名用户发起了 31 万次“讨

红包”，而发出红包的用户也

高达 7.2 万人，一共发出了 22

万个红包，总金额超过 1800

万元，平均每个红包都在 80

元以上。

有三类“讨包族”隐藏在微信朋友圈

“没钱吃饭，求红包”、“不

发工资，求红包”、“打车差

钱，求红包”……如果家里

的亲戚加入“求包族”行列，

这样的理由还能够得到同情，

让你忍不住给他们发个小红

包维系感情。那么，当“过节”

求红包、“购物”求红包甚至

“变天”也成了求红包的理由

时，你还会发红包吗？

1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对网络“讨包族”进

行调查发现，目前，微信中

的“讨包族”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坑骗”型，

比如，“你给我 5 块钱，我给

你个大大的八卦”。等收到红

包之后，对方会发来一个“八

卦图”或是陈旧的网络段子等。

第二类是“节日”型，比

如，“快过年了，你看着给吧！

网 友 1 元， 喜 欢 3 元， 暗 恋

5 元……见证我们感情的时候

到了，收到红包后会晒到朋友

圈”。中国人有很重的亲情意

识和面子观念，若遇上家人的

“求红包”信息，往往都会发

个大红包收场。

第三类是“哭穷”型，比如，

“最穷的时候到了，是亲人朋

友的给我转 6.66 元吧”。这

是最难以抵挡的“求红包”

信息，据新浪网的一项

调 查 统 计，“87% 的

网友曾发过 5 次以

上的微信红包，

救 济‘ 缺 钱’

的亲戚”。

“讨包族”会给亲情带来怎样的尴尬

■专家

欧阳林舟（湖南女子学院社
会工作教研室副教授）

在一定程度上，微信的发展

看似拉近了人情关系，其实反而导

致了人情关系变得复杂——“求红

包”行为之所以更多出现在虚拟的

网络世界，而非面对面的现实生活

中，其中原因就在于人到了虚拟世

界，更容易放松操守，抱着侥幸

心理占别人便宜。

面对亲戚家的孩子索要红包

时，无论是给予还是拒绝，我们

首先应当选择与对方沟通，让索

取者明白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是

错误的。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

全民责任，我们既然是亲戚，也

有义务告知他们明辨是非。如果

对方抗拒或变本加厉，应告知其

父母，让父母跟他们交流。 

对于成年人索要红包的情况，

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来判断

是否需要满足对方——如果索要

红包达到一定的金额，也可以认为

是一种变相敲诈。如果因为抹不开

面子不敢说，大可不必。另外，也

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质

疑，只要问心无愧，则可大胆去做。

当然，如果你实在无法拒绝对

方的要求，不如换个方式来化解自

己的尴尬。比如被人索要红包时，

我们可以巧妙回复，如：“我们玩

剪刀石头布，谁输谁发红包吧！”

愿赌服输，倘若有输有赢，对方尝

不到甜头，自然就不再骚扰你。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5

年 9 月，湖南的颜某因“求红包”

被拒，偷偷记下亲戚李某的微

信支付密码。颜某趁李某不注

意，将李某绑定在其微信上的一

张银行卡内的 2200 元钱，以连

续发送 11 个 200 元“微信红包”

的形式全部发到自己的微信，又

通过手机领取红包后，将钱转入

自己的银行卡中。

第二天，颜某就因盗窃罪被

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好在，涉嫌盗窃罪的颜某因

认罪态度好，且积极退赃，被涟

源市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

■编后

取消“红包游戏”，或能让今年春节更温情一些

陈明明（长沙幸福泉心理咨
询中心主任咨询师、心理专家）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温

度的，日常交往需要通过现

实生活中的见面、交流、礼尚

往来等方式获得彼此的信任。网

络时代，求红包的做法并不能长

久维系亲情关系，所以不论发不

发红包，我们都不要让微信红包

绑架了亲情，更不要把它看作是影

响亲情关系的核心。

换个方式，巧妙化解亲情尴尬

■链接

偷记亲戚微信红包密码，将2200 元钱发给自己

所以，亲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原

则不该因为新元素的加入而有所改

变，人际交往中对方犯错，需要

我们用恰当的方式去沟通解决而

不是一味的隐忍和妥协。

别让微信红包绑架了亲情关系

小时候，父母最常提到的一个

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尤其

是亲戚家的某某某，总与我们有

着洗不掉的亲情，对比中的尴尬。

相比熊孩子“求红包”的困扰，

亲戚家的孩子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远不止这些——调皮捣蛋、肆意

妄为、贪心不足……我们总因“无

权管教”别人家的孩子而陷入一

种亲情焦虑之中。

然而，放眼当下，互联网时代

的微信交流让我们看似与亲人更近

了一步，但一个个故事却在告诉我

们，这样的“近在咫尺”，其实“远

在天涯”。

回归今天故事，在考虑是否应

该继续给熊孩子发红包的同时，我

们似乎更需要反省的是红包影响下

的亲情尴尬——究竟红包拉近了

我们的距离，还是我们早已被红包

“挑拨离间”？

春节已进入倒计时，越来越

多的亲朋好友背起行囊赶回家。

当朋友圈里再一次拉响“红包大战”

的警报，我们需要做的唯有保持

冷静，从这场打着“感情”旗号

的游戏中逃离出来。

就像 2017年元旦前，“微信

之父”张小龙向公众宣布的那段

话——“今年春节不再有微信红包

的营销活动，我希望让用户回归亲

情，多用实际行动陪在家人身边！”


